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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套丛书一共收入了我的八部作品。从一九八零年代中期的《厚土》开始，到最近的一些随笔为
止，大致选了二十年以内的文字。《厚土》是我的成名作。严格的说，我的文学创作也是从《厚土》
开始的。在这之前的十二三年虽然也写了一些作品，但只能算是学习和准备。　　我为自己的写作定
下一个标准：用方块字深刻地表达自己。但是，为什么在全球化的时代强调使用方块字？怎么才能算
是深刻？用什么样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自己？这几个问题一问，就知道这个看
似简单的标准，其实很苛刻。用这个标准衡量自己这八本书，我不能说真的做到了，只能说还算是一
种自觉的追求。　　本来文学创作是个人的事情。作家和好作家的分野就在于类似和独创的不同。但
是我相信，无论多么独特、独创的写作者，他都无法使自己分身于历史和时代之外。从某种意义上说
，写作常常是对历史和时代的反省与反抗，是独自一人对生命深情的抒发和挽留。讽刺的是，历史会
让反抗和反省变得多余，生活会让抒发和挽留变成自作多情。因为，无动于衷是历史的基本属性，变
幻无常是生活的本来面目。　　我是和文革以后的“新时期文学”一起成长起来的。当我们在一波又
一波的主义和潮流中模仿和“创新”的时候，身边的这个世界早已翻天覆地：　　从天安门广场上高
举毛主席语录本狂呼万岁的红海洋，到灯光广场上挥动荧光棒泪流满面的追星族；从千百万城市知识
青年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到亿万农民像潮水一样涌向城市去打工；从所谓的国家主人翁，到失
去生活依靠的下岗工人、没了土地的农民；从排着长队用粮票、布票购买生活必需品，到琳琅满目的
超级市场、名品专卖店；从“深挖洞，广积粮”的自我封闭，到高楼林立、汽车塞路的国际化流行病
；这一切都是我们亲历亲见的历史和生活。眼前的这个世界变化之大，之剧烈，之深刻，说翻天覆地
没有半点夸张。在所谓全球化的潮流下翻天覆地的中国，让所有的文字描述相形见绌。我们已经从狂
热信仰的革命天堂或地狱，一步跨进了权力和金钱的狂欢节。在这个狂欢节上被权力剥夺的精神侏儒
们，却又同时依靠金钱变成了消费巨人。有人宣称，这是一个历史终结于消费的时代。在这个时代，
经典被读物取代，独创被复制取代，欣赏被刺激取代。总之，在“作者死了”之后，文学的死期也就
不远了。可是在我看来，文学是人记录自己生命体验和想象力的一种本能。这种本能，在没有文字之
前被人们口口相传，在有了文字之后人们就用文字记录。就像食欲和性欲一样，这样的生命本能并非
专属于某一时代。真正的文学从来都是出于内心的渴望和需要，权力的剥夺，金钱的驱使，或许可以
得逞于一时，甚至得逞于一个时代，但它们从来也没有能得逞于永远。刻骨的生命体验，勃发的想象
力总是会从岩石的缝隙中生长出来，总是会在大漠的腹地汇聚成茂盛的绿洲。真正的创作者从来用不
着向历史撒娇，非要要求一个适合文学生长的“盛世”。生活本来就是泥沙俱下的，历史也从来就不
可能干净。唯其如此，才滋养出了意想不到的文学。　　在这翻天覆地的世界上，几十年来除了读书
就是写作，很单纯也很单调。写的东西也简单，除了小说就是散文随笔。如此这般，在单纯和单调之
中一晃三十载，眨眼间，曾经的热血青年忽然白发杂生。真快。快得来不及感叹。所谓的反省和反抗
，在落到纸面的同时，也渐渐变成一个人的独白。到这时候才体味出什么叫“创作是个人的事情”。
那情形很像是一个人把沙子扔进黑夜，也很像那只啣来石头填海的笨鸟。　　牢记着历史无动于衷的
基本属性。我不想给自己的选择涂上浪漫的色彩，更不想找一个道德的高台阶站上去。义无反顾的自
生自灭是用不着宣言的。　　二00七年六月二十九日傍晚，于草莽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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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李锐，曾任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现为山西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迄今已发表各类作品将近两百万
字。系列小说《厚土》为其影响较大的作品，曾获第八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第十二届台湾《中国
时报》文学奖。出版有小说集、长篇小说、散文随笔集等体裁的著作。本书为其长篇小说之作。

Page 3



《旧址》

作者简介

李锐，男，1950年9月生于北京，祖籍四川自贡。1966年毕业于北京杨闸中学。1969年1月到山西吕梁
山区插队落户，先后做过六年农民，两年半工人。1977年调入《山西文学》编辑部。先后担任编辑部
主任，副主编。1984年毕业于辽宁大学中文系函授部。1988年转为山西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同年6月
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98年12月当选山西作家协会副主席。2003年10月主动辞去山西作协副主席职务
，同时退出中国作家协会，放弃中国作协会员资格。2004年3月获得法国政府颁发的艺术与文学骑士勋
章。1974年发表第一篇小说。迄今已发表各类作品将近两百万字。系列小说《厚土》为作者影响较大
的作品，曾获第八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第十二届台湾《中国时报》文学奖。出版有小说集：《丢
失的长命锁》、《红房了》、《厚土》、《传说之死》。长篇小说：《旧址》、《无风之树》、《万
里无云》、《银城故事》。散文随笔集：《拒绝合唱》、《不是因为自信》、《网络时代的方言》。
另有《东岳文库·李锐卷》(八卷)。和外国作家的作品被翻译成中文一样，李锐的作品也曾先后被翻
译成瑞典文、英文、法文、日文、德文、荷兰文等多种文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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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一　　一九五一年公历十月二十四日，旧历九月廿四那天恰好是“霜降”。　　那一
天上午，英姿勃发的银城市军管会主任王三牛师长满怀激情、满怀胜利的喜悦，历史性地举起手来朝
着无边的濛濛秋雨劈砍过去，用他浓重的胶东口音宣布：　　“把反革命分子们押赴刑场！立即枪决
！”　　不知是被这个命令震惊了，还是对这个过分拗口，过分突兀的胶东口音感到陌生，长江上游
银城市的十万市民二十万只眼睛，一动不动地停在王三牛师长激动而喜悦的脸上。紧接着，行刑队长
刘光弟更加激动的凄厉的口令声，划破了这冰冷而阴湿的惊呆。一百零八个反革命分子，一百零八面
插在脑后的白色的亡命牌，被胸前挂满弹匣的威武的解放军战士推搡着拖拽着，拥向警戒线包围着的
老军营校场对面的一截依山而砌的石墙。石墙上湿漉漉地长满着青苔。刹那问，这一百零八面白晃晃
的亡命牌，在那些柔绿的青苔上聚起一股阴森肃杀的鬼气。一百零八这个数是王三牛师长亲自选定的
，呈报上来的该杀的反革命分子的名单远远多于一百零八，也许因为是山东人对于梁山好汉一百单八
将的偏爱，王三牛师长亲自为这次最盛大的“镇反”大会选定了这个数字。行刑队长刘光弟暗自核对
过，在这一百零八人当中有三十二个人姓李，几乎囊括了九思堂李氏家族三支子嗣当中所有的成年男
子。临行刑的前一天，刘光弟曾向军管会递交“请战书”，要求由他来打响第一枪，亲手处决自己的
舅公李氏家族的掌门人李乃敬。随着刘光弟清脆嘹亮的第一枪，大义灭亲的子弹从美式卡宾枪的枪口
中无情地呼啸而出，李氏家族掌门人李乃敬的天灵盖像一块破碎的瓦片，飞进到青苔遍布的石墙上，
“瓦片”上飞旋的乱发沾满了鲜红的血和粉白的脑浆。紧随其后，是一模一样的一百零七次的涂染，
那长长的一段石墙变得仿佛霜染秋林似的斑斓⋯⋯顺着这段石墙向右走不远，就会看见穿城而过的银
溪，河水沿着山脚拐了一个弯，留下一潭静静的墨绿。山壁上有词圣苏东坡手书的三个大字：听鱼池
。当枪声大作的当儿，听鱼池平静的墨绿上瞬时泛起一阵细碎而仓皇的银白。而后，一夜秋雨洗净了
墙上黏糊糊的血红和粉白，也洗净了那令人胆战心惊的一百零八颗子弹的呼啸声。李氏家族在银城数
百年的统治和繁衍终于结束。遍布银城街头巷尾的几十座李氏家族的大大小小的功德坊、进士坊、节
孝坊，从此失去了往日的荣耀和威严，面对着行人大张着惊恐而丑陋的嘴。后来，这个刑场被改建成
了灯光篮球场，可是嘭嘭落地的球声，和为了抢球而扭成一团的人体，总是让李氏家族的女人们想起
卡宾枪的轰鸣和那一百零八具横陈的尸体；总是让她们想起一九五一年公历十月二十四日，旧历九月
廿四那天恰好是“霜降”。　　这一天，李氏家族中惟一的一个成年男子没有面对行刑队，他的名字
叫做李乃之，和被枪决的李乃敬以堂兄弟相称。当年李乃之曾做过一任中共地下党银城市委书记，以
后又升任过省委书记。此刻，他完好的额头上戴着一顶苏式的呢制鸭舌帽，正带领着新中国第一个拖
拉机手训练班的第一期毕业生，在北京东郊坦荡的原野上驾驶着“斯大林”55型拖拉机，在震耳欲聋
的马达声中翻开新中国的沃野。巨大的铧犁翻起沉睡的土地，把一张张欣喜若狂的黄色面孔摆满在爽
朗的秋阳当中。两架摄影机和许多架照相机，正匆匆忙忙地把这个“铸剑成犁”场面纳入镜头，这些
镜头后来果然作为新中国建设的历史性成果而载人各种各样的文献。　　当这些人在轰鸣和忙乱之中
被历史性地纳入镜头的时候，李乃之的长子，李氏家族按族谱记载的第六十九代子嗣中的一个儿子，
降生在实验农场简陋的医务室的木床上。他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已经给他起好了名字，不
再按照李氏祖上选定的那十个字起名排辈，那都是封建老一套，如今革命胜利定都北京，这孩子不论
是男是女都叫李京生。在李京生呱呱落地的当儿，实验农场水塔上的两只高音喇叭，为了庆贺新中国
第一批拖拉机手的毕业，正以最高、最大的音量播送着一支充满了浓厚的时代气息，充满了胜利的喜
悦和激动的歌。歌里唱的是“土改”胜利，分到地主财产的农民的快乐：　　三头黄牛，一呀么一匹
马，　　不由我这赶车的人儿　　笑呀么笑哈哈。　　往年，这个车呀，　　咱穷人哪会有呀，　　
今年呀嘿，　　大轱辘车呀，轱辘轱辘转呀，　　大轱辘车呀，轱辘轱辘转呀，　　转呀转呀转呀　
　嘟——哒，　　转到了咱们的家！　　欢歌嘹亮，充塞天地。　　后来，当李京生咿呀学语的时候
，话还说不清但是已经学会了“大轱辘车呀，轱辘轱辘转呀⋯⋯”再后来，当李京生酒酣耳热在自己
的结婚宴席上竟也是唱的这支歌。　　李京生初省人事的时候，在一些发黄的照片和黑白两色的纪录
影片中，看见了戴着苏式鸭舌帽的李乃之和李乃之脸上洋溢着的胜利的喜悦与激动。但李京生总觉得
有些不足，到底不足什么?又说不上来。其实，他是觉得父亲还不够威武，尤其是少了一点在那样一种
伟大的历史时刻应有的姿态，冥冥之中，他渴望父亲的正是王三牛师长那个举起手掌朝着空中历史性
的劈砍。　　后来，当李乃之再次因为一九三九年的被捕入狱而遭“政治审查”，并终于死于那个大
雪飘飞之夜的时候，随着渐渐冷下去的身体，他才终于从理想实现和革命胜利的喜悦之中冷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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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把这冷静写满在一张《人民日报》的空白处。　　当王三牛师长满怀激情满怀胜利的喜悦，历史性
地举起手掌，朝着空漾阴冷的秋雨劈砍过去；那一百零八面惨白的亡命牌，在石墙柔绿的青苔上聚起
一股阴森的鬼气的时候，李氏家族空空如也的宅邸里，一个面如死灰的女人颤抖着坐在一墩蒲团上。
听鱼池畔枪声大作脑骨飞进的当儿，这女人骤然停住颤抖，极不雅观地叉开双腿，仰面朝天地昏死在
空空如也的房子里。一串檀香木的念珠在她气绝倒地的瞬间被揪断了线，把破碎了的恐惧和绝望，意
味深长地洒满在一个失去了父母的孤儿面前⋯⋯后来，当李紫痕瞒着弟弟李乃之修复了念珠设立了供
坛，以一个女人的坚忍不拔和不可思议的直觉果断，毅然决然地拒绝了弟弟的邀请，留在李家老宅把
那个孤儿抱在怀里的时候，她并没有意识到那串断了线的念珠，早就给过她意味深长的暗示。　　李
京生的母亲白秋云生下李京生的时候，顺利得不能再顺利，顺利得连医生护士的存在都显得有些多余
。在此之前她已经连生了三个女儿。当年在银城那座洁白如玉的著名的白园里，她身着雪白的西洋纱
裙坐在秋千上，被父亲推着荡过浓绿肥厚的芭蕉枝头的时候，绝没有想到自己会嫁给一个地下党员，
绝没有想到自己竞有如此旺盛的生殖后代的能力，绝没有想到一个女人的子宫在一个偶然的时刻，竞
如此毫无痛感、如此顺理成章、如此不可阻挡、如此无声无息、如此温柔如水地完成了一次繁衍，抵
消了三十二颗头颅的脑浆进溅，抵消了王三牛师长那个威严无比的历史性的劈砍⋯⋯后来，当白秋云
因为白园的美丽和富有而获罪，因为丈夫的种种罪名而获罪，并最终为这一切付出生命的代价的时候
，在毅然结束生命的当儿，她终于因为身无分文而从对金钱的罪恶感中解放出来，并终于看到许多人
类最丑恶最卑鄙最野蛮的行径，也同样出于底层人的时候，她甚至获得了莫大的安慰⋯⋯弥留之际，
她口口声声地呼唤着远在千里之外去插队落户的儿子，她忽然渴望着能再见他一面；她绝没有想到，
这个诀别之际未能见面的儿子后来当了历史学博士，为写一部《中国盐业发展史》而追寻到故乡银城
，站在那座掩映在芭蕉和竹林之中依然洁白如玉，依然高雅美丽的白园面前，这位博士没有为历史而
是为母亲泪流满面⋯⋯　　当李氏家族三十二名成年男子的脑浆涂满石墙的时候，当李紫痕昏死在祠
堂大厅，当李乃之驾驶着“斯大林”55奔向沃野，当李京生呱呱落地的时候，李氏家族中只有一人素
服裹身痛哭失声，她是李乃之的三姐李紫云。但李紫云的痛哭不是为李家而是为了丈夫杨楚雄将军，
也更是为了自己这无论多么隆重的葬礼也无法改变的孤儿寡母的命运，为自己这无论多么隆重的祭奠
也无法改变的注定要客死他乡的结局。当年在李氏掌门人李乃敬用心良苦的撮合之下，以银城才女而
闻名的李紫云，终于嫁给守备银城的杨楚雄军长，这场联姻使银城所有的盐商和财绅们望而生畏。当
年李乃之因共产党嫌疑罪而身陷囹圄，正是靠了姐姐李紫痕和李紫云的营救，才免死获救。后来，李
乃之也正是因为这次的营救而先是在延安被政审，后又在“文革”中被关进“牛棚”，死于那个大雪
飘飞之夜。如今作为黄埔毕业生的杨楚雄，随着痛失江山的蒋校长退守台湾，败军之际英年早逝，挽
幛高悬的灵堂正中，蒋校长在一幅白绫上挥泪写下四个大字“忠勤堪念”。　　后来，李京生随着出
国热潮来到美国，绕过那些精致干净的草坪，踏上满铺地毯的楼梯，走进弗吉尼亚州的那间老人公寓
的时候，姑侄二人抱头痛哭，年逾古稀的李紫云口口声声“骨肉⋯⋯儿子⋯⋯是我连累你们一家⋯⋯
是天父叫我们见面⋯⋯”当姑侄二人终于平息下来，对着那幅“苍天有眼”的中堂字幅娓娓而谈的时
候，李京生忽然在昏黄的晚照中，看见一片似曾相识的疏朗的树林，夕阳西下，昏鸦归巢，心中顿生
苍凉无限。　　二　　其实，对于李氏家族的征讨和革命是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的银城五县农民暴动
那天就开始了的。　　其实，这场暴动还没来得及正式开始就失败了。　　其实，这场暴动最有意味
也最深远的影响之一，就是促使李乃之从遍布银城的那些巍峨高大的李氏家族的牌坊之中走出来，义
无反顾地投身了革命。数年之后，李乃之重建了被屠杀干净的银城地下党组织，重新推动起对李氏家
族的革命。　　其实，如果没有那个身穿长衫，鼻架眼镜叫做赵伯儒的银城中学校长；如果没有那个
叫做陈狗儿的农民，没有他奇特而又惨烈的经历，我们前面所说的一切，后面将要说到的一切就都会
有许多的不同。　　那场因为过分的力量悬殊，也过分草率的暴动是注定了要失败的。当时镇守银城
还只是团长的杨楚雄，稳如泰山地看着农民在乡里造反，一直等到惊慌失措的盐商和财主们终于为他
凑足了军饷，他才不慌不忙地派出五个连的士兵，分到五个县里去围剿迎击。他惟一的军事指令是：
“把机关枪都给老子在前面架起，见到龟儿子些莫停火！”果然，当机关枪刮风一般地扫射起来的时
候，所有的暴动队伍都溃散了。收割过后的阴湿的旷野里，只留下许多许多尸体，许多许多梭镖和大
刀，许多许多农民们特意带来准备分粮分财的大箩筐，还有许多许多被枪声惊起盘旋不已的美丽哀绝
的白鹭。　　当中共中央举行暴动的指令传到银城的时候，以银城为中心的五个县份的全部共产党员
加起来仅有五十七人，他们只领导了一些松散的农会，他们没有任何经验，实在不知怎样具体做才能
把五个县的农民都发动起来，万众一心参加暴动。但这五十七个人依然毫不犹豫地组成了暴动前敌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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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部。他们提出了一个口号：“打到武汉去，建立苏维埃！”他们赶制了五面红旗分发下去。除此而
外，他们还教会农会会员几首激情澎湃的革命歌曲。后来，当李京生和他的同学们组成红卫兵队列，
通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也曾无数遍地纵情高歌着它们，直至喉咙嘶哑热血沸腾：工农兵联合起来，
向前进，万众一心！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杀向敌人！我们勇敢，我们团结，我们战斗，杀向那
帝国主义反动派的大本营，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工农兵！　　可是，一九二七年十二月，有一个胜
利的口号，有五面鲜艳的红旗，和高唱革命歌曲的农民们，还是被机关枪的暴风雨打败了。许多年以
后，当银城市旅游局的领导们挖空心思，想把到武汉、重庆旅游的“老外”们，逆流而上吸引到银城
来的时候，他们才发现长江太长，路途太远，有诸多不便。尽管如此，一九二七年十二月，那五十七
位共产党员还是坚决按照党中央的命令，以南昌起义和秋收暴动为榜样，义无反顾地把自己火热的胸
膛迎向了机关枪的暴风雨。他们第一个战略目标是发起暴动夺取银城。　　当杨楚雄团长稳坐钓鱼台
，胸有成竹地在银城筹集军饷的时候，高山场以陈狗儿为首的农民赤卫队，率先解除了地方团防的武
装，砍下了老财高炳辉的头，杀了高家所有的男人，分了高炳辉的粮食和家财，并且又用一根麻绳把
高炳辉的头发拴起来，吊在一根竹竿上四处游街。所到之处无不观者如堵，山摇地动。陈狗儿把从高
家缴获来的一支驳壳枪，插在敞着怀的腰带上，头上扎了赤卫队的红布条标志，手中提一把系了红缨
的雪亮的鬼头刀，带头喊了许多打倒土豪，打倒军阀的口号。喊到酣畅处，他把宽大的鬼头刀朝胸前
一横，那姿态颇像戏台上一个叫板的黑脸武生：　　“个老子张献忠再世！要把老财斩尽杀绝！”　
　陈狗儿说到做到，所到之处无不斩尽杀绝。于是，便有许多血红的人头吊在麻绳上，像过年的灯笼
一样穿遍四邻八乡的大街小巷。于是，祖祖辈辈受尽饥寒和压迫的农民们，像迎来节日一样的迎来了
暴动。暴动前敌指挥部的最大的担心竞如此轰轰烈烈地迎刃而解，使五十七位共产党员深深地为自己
的低估群众而惭愧，以至于有人提议召开一次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党的会议。但是随着革命的深入又
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问题，那个功勋卓著的陈狗儿，除了斩尽杀绝分财分粮之外，有一天在把老财家的
男人杀光之后，又把所有的女人们赶进小姐的闺房，先逼着女人们描眉抹红涂粉擦香，又逼着女人们
再把衣服一齐脱光，然后，陈狗儿大笑着把雪白的太太小姐们挨个都“尝了一遍”。并且论功行赏，
叫他的队员们和他分享。暴动前敌指挥部得到消息十分震惊，没有想到最革命最坚决的陈狗儿竟会干
出这样的事情。他们决定立即制止这种行为，并且对陈狗儿严正警告：这种流寇行为绝对不符合布尔
什维克的精神和苏维埃的原则，此类事件如再发生严惩不贷。居功自傲的陈狗儿大为不快：　　“啷
个这样哕嗦呦，又要杀人，又要啥子布尔克、苏维埃哩！”　　终于有一天，陈狗儿在把属于土豪老
财的太太小姐们尝了一遍之后，又把属于贫农雇农的厨娘和女仆们也尝了一遍。暴动前敌指挥部再也
无法忍受这种敌我不分，无法无天的行径。他们当即派出代表，决定立即接管陈狗儿的赤卫队，撤销
陈狗儿的队长职务，并且要就地禁闭以儆效尤。可是派出的代表还没有赶到地方，就丧身在机关枪的
暴风雨里。在所有的农民赤卫队中只有陈狗儿的队伍抵抗得最为惨烈，最为英勇顽强，一直打到最后
一个人倒下去。队长陈狗儿负伤被俘。　　很久以后，人们早就忘记了这次暴动，也忘记了陈狗儿这
个名字。耕牛晚归，稻菽翻浪的安详中，常有精灵般的白鹭伴着晨风昏雨，温柔地降落在这片当年横
尸遍野，而今五谷丰登的田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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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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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一波又一波的杀气，不间断也不停止终于把天朝也加到了历朝历代中，契合的天衣无缝那些走出
门去革命的人，去辛亥革命，去共产革命，你们还回得去那离开的故乡么宿命论太强烈了，坚定地否
定了改变命运的机会，忽略了人存在的意义设计得太精心了，情节也如文后所说——俗套历史倾轧，
人如蝼蚁这种书看得多了，真是不舒服
2、#三畏斋读书#李锐《旧址》以银城盐商家族九思堂（按：可对自流井李四友堂）子弟我（李京生）
父亲李乃之传记叙事为主线，背景为家族温情（李乃敬李六妹李八妹）个人情仇（李八妹杨将军白秋
云白瑞德夫妇姨太太八哥）国家革命（1927农民起义1939党下运动1967文化革命），个体人在洪流漩
涡中在劫难逃之悲苦据此书后记所言1992年创作完毕。如你所知1989血雨腥风神州陆沉，李锐在此书
最后写父亲在1970前后于江西“五七”干校遭受不幸耽酒出血而终，我以为是有化不开的血泪在此中
。此书对个体家国情仇之中的恨痛苦悲恶善展现出来了，色彩不够亮丽却把住了20世纪中国的主动脉
。此书写情需改进有虚空之弊。记得李锐在《银城故事》中说，他为了创作该小说时研读了大量关于
自流井的资料。在小说中李京生也是到银城九思堂家族旧址来访问过，在创作这部小说时作者当做过
这样的实地考查工作。可惜，他错过了自贡市档案馆所藏的民国档案，对盐商风流城市风貌盐务局官
员的日常生活外国人在自流井的一些情态了解较少，影响到小说的文学深度。也许，这是我将文学城
市（银城）与现实城市（自流井）混搭了。窃以为还原时代中的革命者人，仍需对那个时代作全面地
理解之同情的考察工作。
3、没错，我们都知道离我们很近的一段历史是扭曲的、变态的、是人类历史上的耻辱，我们绝不应
该让它再次发生。——可是，我们要怎样才能战胜它呢？你看这些男人所做的一切，最后导致的结果
总是耻辱、死亡、耻辱、死亡、以及耻辱地死亡⋯⋯直到灭绝，不管他最初的动机是好是坏，不管他
多么正义凛然、大公无私、英勇无畏。他们对世界的各种各样的改造，不但徒劳无功、而且弄巧成拙
。那些争权夺利的，当然贻害万民；那些号称拯救万民于水火的，居然还是生灵涂炭。这个世界到底
怎么了？为什么怎么做都不对呢？到底怎样才是对呢？但是女人，她们不懂得拯救世界的道理，只是
顺着自己的直觉去追求爱情、保护亲人。最后：她们也许什么也没得到，但却是唯一的、永远的“善
”。嗯，让我再想一下。直觉，女人的直觉，拯救世界？女人的直觉，可以看做一个社会的较为温和
的共识+潜意识。她们往往不思变革，目光短浅。她们所有的努力奋斗，只为了自己的家庭幸福、家
人平安。她们敬畏生命、敬畏神灵，因而常常恐惧；她们缺乏最新的知识、最广的见闻，因而她们软
弱。这个世界上最平凡的一群人，他们的思想统治世界？我还要再想一下。另外，其实是不是很累呢
？从头到尾都是：当二十年以后，叉叉叉正在⋯⋯的时候⋯⋯十年以后，叉叉叉绝没有想到⋯⋯这样
子拗文字是不是很累呢？好了，怨气发泄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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